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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第二十五
回，写到贾环上完课，到王
夫人房里给她请安，王夫
人便命他来抄个《金刚咒》
念诵念诵。这好像是很闲
淡的一笔。或者，也可以
认为王夫人有时也关心贾
环，试图对他好一些。其
实贾环也正是这样理解
的。平日王夫人很少理会
他，所以他
接受了任务
以后，一下
子觉得自己
很重要，情
不自禁地对几个丫鬟拿腔
作势起来，一会叫谁倒杯
茶来，一会叫谁剪剪蜡花，
一时又说谁挡了灯影。众
丫鬟们素日厌恶他，这时
都不答理。
但我们仔细看二十五

回，它的中心故事就是从
贾环因不忿而恶意伤害宝
玉，到他母亲赵姨娘买通
马道婆施魔法，险些坏了
宝玉和王熙凤的
性命。那么，王夫
人让贾环抄《金刚
咒》之事，真未必
那么平淡。咒语
里有两个字，曰“邪魔”，隐
隐贯穿了这一回。
《金刚咒》是《金刚经》

后面一段短短的咒语。据
说念诵它有很大的功德，
可以消除人的罪孽，使曾
经作恶的人改变心态，同
时也免除报应。其中核心
的句子是“神佛自至，邪魔
消亡”。赵姨娘和贾环身
上有一种邪恶的气息，这
个王夫人无疑是能感受到
的，而这种邪恶气息首先
会针对贾宝玉，也是不言
而喻的事情。如果《金刚
咒》确实可以消除业障，那
么贾环的业障消除了，就
会让宝玉更加安全。当
然，这对贾环本人也很有

好处嘛。王夫人会感觉到
自己的慈悲和仁厚。
我们要把这件事情说

清楚，首先要理解王夫人
和贾环之间的关系。
在古代礼法制度中，

一个庶出就是小老婆生的
孩子，要把父亲的正妻认
为嫡母；他对嫡母在礼仪
上的敬重，也要远远超过

生母。而嫡母，不仅对亲
生儿子，对庶子，在教育和
生活管理方面也拥有绝对
的主导权，因为她对整个
家族负有责任。但是，由
于庶子的实际地位因家族
内部关系而异，强势的庶
子压倒嫡子的情况自古不
乏其例，怎样对待庶子的
培养，对正夫人的品行和
能力，都构成考验。

赵姨娘生了
儿子贾环、女儿贾
探春，非常有趣的
是，这姐弟俩性格
几乎是相反的。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探春在老太太身边长大，
受到老太太那种气派与智
慧的熏陶。同时王夫人对
探春也并不讨厌，因为探
春懂事，再说女孩终究是
婆家的人。至于赵姨娘和
贾环，王夫人只有厌恶和
鄙视。所以贾环大体上是
由赵姨娘养大的，他的猥
琐、小器，都近似亲娘，他
根本就不像个贵公子。
所以在《红楼梦》的故

事里，我们看到贾宝玉和
贾环二人的处境，差异大
得惊人。有一回贾环走到
薛宝钗那里，跟小丫鬟莺
儿赌钱，输了钱他竟耍起
赖来，被莺儿哭哭啼啼地

嘲弄了一通。这当然写
出贾环不成器，不像个主
子爷，但他手头不宽裕也
是必然的。而在宝玉那
里，丫鬟麝月随口说了一
句没有钱去赌着玩，宝玉
就笑她：钱在床底下堆
着，你自己不会拿吗？这
两个细节在小说里前后
靠得很近，看起来不相关

联，其实是
作者设计的
一种对照。
很 小 的 例
子，却正是

“窥一斑而知全豹”。
王家大富大贵，王夫

人带了王熙凤掌管着荣国
府内部的财政，不用特意
关心，她的宝贝儿子也必
然生活优越（况且还有贾
母宠着）。但是，庶子贾环
也是家族的继承人（在后
来的故事里，大老爷贾赦
为了表示对贾政一房的不
满，甚至扬言要把荣国府
世袭的爵位传给他），让一
个庶出公子不能很好地维
持体面，嫡、庶公子的生活
处境相差如此悬殊，这是
不合传统礼法的，也完全
背离正夫人对整个家族应
该承担的责任。是的，这
位王夫人确实是一个执拗
而自私的人。
于是我们可以说“邪

魔”了。
正当贾环在那里抄着

《金刚咒》，宝玉外出做客
回来了。他见了母亲，没
有规规矩矩说上几句话，
便命人脱去外面的衣服和
靴子，一头滚在王夫人怀
里，王夫人便用手满身满
脸摩挲抚弄他，这种宠爱，
当然是贾环从来没有经受
过的。
一会儿宝玉又和彩霞

说笑，只见彩霞淡淡的，不
大答理，两眼只向贾环处

看。为什么呢？彩霞是个
极聪明的女孩，她愿意对
贾环好而不愿搭理宝玉，
因为贾宝玉是她够不着的
人。表面上的殷勤、亲热，
对改变她的处境毫无作
用。而贾环尽管毛病很
多，谁见谁厌，但怎么着也
是贾府的少爷。如果将来
能够跟他在一起，人生处
境就会发生极大改变。
贾环平日就恨宝玉，

如今又见他和彩霞闹，心
中越发按不下这口毒气。
他是一个恶毒而简单的
人，不会做复杂深远的考
虑。当时见宝玉和自己相
离甚近，便拿一盏油汪汪
的蜡灯，故意装作失手，把
蜡灯向宝玉脸上只一推，
想要烫瞎他的眼睛。
滚烫的蜡烛油泼上

去，只听宝玉“嗳哟”了一
声，满屋里众人都唬了一
跳。仔细一看，只见宝玉
满脸满头都是油。王夫人
又急又气，一面命人来替
宝玉擦洗，一面又骂贾
环。幸亏结果没有那么严

重。宝玉虽然左边脸上烫
了一溜燎泡出来，幸而眼
睛竟没动。
贾环抄到“邪魔消亡”

吗？无从知晓。但此时邪魔
附身，踊跃而行，却是真的。
王夫人从贾环身上感

受到某种危险的“业障”，
她是信佛之人，希望通过
佛法来消除这业障。但是
她绝没有想到这也是她的
“业”，需要从自己身上消
除。业既生而不能消，就
会有“报”。滚烫的蜡烛油
泼得她宝贝儿子满脸都
是，这就是“现世报”。邪
魔在人心里，心魔不除，光
靠抄咒诵咒是没有用的。
《红楼梦》对佛教的态

度很有意思。书中写水月
庵的净虚老尼奸滑贪婪，
极其辛辣；写妙玉借孤高
以自饰，是在同情中含着
讽刺；写惜春出家，则更多
是为她的固执和无知而伤
感。再回到上面王夫人的
故事，我们可以明白，在作
者心目中，佛法修行，和表
面的行为几乎没有关系。

骆玉明

王夫人的“业”与“报”

读8月25日“夜光杯”《侬看侬
看迪个“筛”》，褚半农先生从沪语方
言读音角度，对“筛”字作了透彻分
析。深感认同之余，从形器、工具、
性质上作些引申。
我做过农民，农民家家屋里必有

筛子（沪语音：师子），有的人家大大
小小、粗粗细细好几只，这是竹编的
农具、器具，一年四季都用得着。尤
其是入秋后，用场更多了。收获的芝
麻、绿豆、赤豆、黄豆，食用、储藏前
都要过一过筛子，滤掉尘土和杂质。
从我懂事起，常见奶奶“捉落空

（找空闲时间）”，把打下的黄豆适量
放入筛子，弯着腰，弓着背，扎马步，
双手捧着筛子均力左右前后摇晃
着，布满青筋的手瞬时变得灵动起
来。这筛子也仿佛有了灵性，金灿
灿的黄豆在筛子里迅速地滚动、跳
跃，混杂在黄豆里的小泥粒、草籽等
由孔筛落地上。还可以按需要，通
过手感轻重高低，分拣出或壮或瘪，
或食用或作种子的豆。我学样尝试
着，就是找不到得心应手的感觉。
读完书回乡正式当了农民，也

用上了“筛子”“扬麦”“扬谷”。这是
夏秋两个季节里，麦子、稻谷经收
割、登场、脱粒等多道工序，成品交
售前最后的洗礼。生产队仓库场
上，用三根毛竹，支撑成三角形架

子。用麻绳上头系在三角形架子
上，下头一张圆桌般的“大筛子”荡
于离地一米五左右的高度。操纵者
站于凳子上，让“大筛子”处于腰胸
间，双手前后左右，或顺时针或逆时
针，或逆风或偏风来回晃动，过滤下
果实，剩下的穗叶、碎梗顺势往旁边
一掀。这个“大筛子”孔眼较大，农
人习惯上称“汏”。
做记工员时，每天要到仓库里

去，保管员马婆婆常用筛子筛选种
子，我又跟着学。她说耐
心、细心加用心，啥事都不
难。数番操练，摆弄筛子终
于驾轻就熟。顺便补一句，
马婆婆今年一百零三岁了，
仍耳聪目明。
年夜脚里（临近春节），筛子又

是另外一番用场。记忆中最不可磨
灭的是“嘎糕粉”（又称“溲糕粉”），
即把舂臼舂出来的米粉拌入糖水，
再以筛子筛出细粉。没有筛子参与
这道关键、重要、必须的工序，定管
做不出美味可口、能列入“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方糕、桶蒸糕。

筛子还有别的用场。比如，夏
季，去水桥头淘米、洗菜、洗碗，引来
窜条鱼窜来窜去。把筛子隐沉于水
面下，待鱼儿追逐米屑、菜叶、饭粒
时，速提起，常有所获。再比如，寒冬
腊月时，扫出场角一块空地，撒上一
把金黄的稻谷，觅食的麻雀喜出望
外。殊不知，上面罩着以竹棒支撑着
的筛子，躲在窗户后的我等“小囝串
（小屁孩）”以绳索拉动竹棒，筛子如
天网罩下，麻雀乖乖就擒。这也让筛
子卸下严肃的面孔，活泼了一把。
我做农民时，也做过一段辰光

的工人（时称外出工），在县建筑公
司做钢筋工。工地上必备筛子，长
方形木框或铁框，里向是钢丝编成

小格子的网，主要用来筛掉
夹杂在黄沙中的小石子。
有时一天要筛好几吨黄沙，
搞得腰酸背疼臂膊抬不起。
筛子有目数，指每平方

英寸所含的筛孔数。作用是通过一
定动力，将物质按颗粒大小进行分
离。虽我从来没搞清楚过具体的目
数，也不影响对筛子的使用。它是
精明的过滤师。
至于今年三四月以来，用得最

广、触碰得最多的“筛”字，赞成半农
先生的讲法，上海方言读“山
（shai）”为顺。

邵嘉敏也说“筛”

时 尚

七夕会

红楼札记

当兵的日子虽已过去多年，但有许
多趣事至今难忘，比如，在船坞里抓鱼。
一个夏日的上午，海南已是烈日灼

人。我们部队修理所接到护卫艇大队部
通知，有一艘护卫艇要进坞马上进行大
保养。于是，我们在所领导的带领下，拿
着各种工具，赶到船坞边上待命。不多
时，护卫艇慢慢地驶进来，我们跳进船
坞，小心翼翼地将不同类型的木垫子塞
到护卫艇两侧，再用铁锤使劲敲进去。
将护卫艇牢牢固定住后，再用两只大水
泵不停地将船坞里面的海水抽出来。
过了4个多小时，船坞里面的海水

越来越少，哇！只见下面满满的海虾、鱿
鱼、墨鱼、鲳鱼、带鱼……五花八门，有的
鱼名称我至今也叫不出来。我生长在江南水乡，没见
过大海，更没见过这么多活奔乱跳的“海鲜”，真是大开
眼界。战友们个个喜笑颜开，迫不及待地走进船坞里
开始徒手抓鱼。有的抓到鱼后大叫：“你们看，我抓到
了一条大的！”我急忙赶到伙房里拿了一只铁皮桶，也
投入到抓鱼“大战”中。走到艇尾下面时，发现一条2

斤左右的淡粉红色、嘴巴尖尖、尾巴上有黄点的鱼。我
蹑手蹑脚地走了过去，刚伸手，这条鱼似乎早有防备，
一下子绕过我的身后，一溜烟就不见了。
抓不到，决不收兵。我叫上机修班的林振秀和我

一起抓。他一抓一个准，也难怪，他是在福建海边长大
的，从小跟着父亲抓鱼摸蟹，这对他来说，真是小菜一
碟。我却是两手空空。正在一筹莫展时，突然，发现离
我一米左右，有一条全身乌黑的鱼，张着大大的嘴，样
子十分凶猛。不管三七二十一，我想尽快抓一条鱼给
战友们看一看，于是，放下铁皮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
势扑了过去。总算逮到了！可是，当我把鱼拎起来准
备放入铁皮桶时，那条鱼往我左手大拇指上狠狠咬了
一口，顿时鲜血直流，吓得我六神无主。林振秀叫我赶
紧去卫生室包扎，我缓过神来，急匆匆奔到大队卫生
室。浙江籍的卫生员蒋念成一边细心地帮我消毒包
扎，一边耐心地告诉我，大海里许多鱼会咬人，所以在

抓鱼的时候要智取。
走出卫生室，刚踏入

修理所，就听到集合的哨
声，便和战友们一起列队
走到食堂。阵阵鱼香味扑
鼻而来，走近只见餐桌上
有红烧鱿鱼、清蒸带鱼、油
爆海虾、墨鱼炒咸菜，以及
我连名称也叫不出的鱼。
搛了一块肉嫩刺少、清蒸
的鲜带鱼蘸上酱油，吃到
嘴里，感觉特别鲜美。是
啊，这每一条鱼、每一只
虾，都是我们自己抓的啊！
那天晚上，所长知道

大家工作劳累，所以允许
喝点小酒，放松一下。大
家围坐在一起谈笑风生，
怡然自得。走出食堂，天
色早已暗了下来，停泊在
军港里的舰艇开始变得模
糊，远处的群山早已消失，
只有挂在天边的星星好像
一颗颗亮晶晶的小珍珠。

雷
建
光

船
坞
抓
鱼
往
事

人说，我们只不过是茫茫
宇宙中的一粒沙子，被风吹，被
雨打，为生活而挣扎。
其实，真正的沙子是不挣

扎的。它或孤独，或被聚成塔，
都在安静地做着自己。
许多时候，我们比不过一粒沙子。

千里生

沙 子

长及膝的斜襟立领滚边旗
袍，领口一只三饼襻，余下从胸
斜向腰间均是一字襻，像一根
羽状复叶的藤蔓，舒展着柔软
的身躯，顶端的卷须，缱绻得实
在含蓄可人。墨黑底带隐隐花
纹，像风吹云动处婆娑的树
影。穿在身上，“窸窣、窸窣”
响，恍惚穿梭在泼了墨一般茂
密的丛林里。有于良史“弄花
香满衣”的感觉——人在山里
赏了花，还带回了花香。真善
美的东西，于人片刻的陶冶，都
可能产生深远的影响。
是父亲从广州带回的香云纱

面料，少女时嫌它老气，这样的暮
气沉沉的颜色做成衣服，瞬间把
人带进地主婆的故事里……年
纪渐长，越来越对“一见钟情”
之类的激情抱有怀疑。如果一

样东西让你
太 快 爱

上，很有可能也会让你很快失
去兴趣。再看香云纱，它着实
有夜空的深沉，油画的质感，还
有“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惊艳，但
不会有被“艳压”的不快，这个适
宜的“度”，就是低调的奢华。
从丝绸到香云纱，类似一

个默默无闻的小兵成长为
更高使命担当的特种兵：
薯莨汁反复浸、蒸，在含矿
物质的河涌塘泥里滚爬，
暴晒……脆弱的丝织，逐
渐长出皮质的筋骨。正所谓，
足够的量变才能产生质变，世
上一切美好事物的降临，必须
走一段艰辛、坎坷、泥泞的路。
生命浮脆，生活磨人的同时，也
能打磨成另一个更好的自己。
让我想起演员王劲松，敢

于把青春拦腰掐断，不去追求
主角的风头，塑造的每一个配
角都余韵悠长，深入人心——

无论是《北平无战事》中深藏不
露、善于平衡多方关系的官员
王蒲忱，还是《琅琊榜》中，“只
身一人穿营而过、刀斧胁身而
不退”的侯爷言阙……有记者
问王劲松，对《破冰行动》里的
林耀东做过什么准备。“我的演

员生涯一直是为这样丰富深刻
的角色准备的，不夸张地说，我
准备了32年。”那个在话剧团
打拼的无名演员，终于在知天
命的年龄得到他想要的。
每个人都是他人世界的配

角，但都是自己生命的主角。
谁都不能替代自己活。活着，
没有不珍惜的理由。
成就的香云纱，最终造福

着穿的人。滑爽、凉快、除菌、
驱虫、对皮肤具有保健作用。
香云纱是穿在身上的护肤品。
在时尚不等人，过季即淘汰的
时代，这件香云纱旗袍已伴我
度过五个炎夏。刚穿的时候，
有些支棱，今年上身明显柔顺
了。跟盘玉、盘核桃一样，
香云纱也有“可盘性”，穿
多了，吸纳了人的气息，身
体与衣服，产生相濡以沫
的情感。像日记本，它承

担了人的思想和感情，增添了
一种私密的印记，这是任何一
份全新事物都不具备的。
再说说给我做旗袍的女

子。是奉帮裁缝的传人，开裁缝
铺有30余个年头了。所用的工
具就是针线、剪刀、卷尺，和三十
多年前没什么两样。为了这件
旗袍我上门去了三次，第一次
带面料去，第二次是裁剪后试

穿 ，第
三次才
真正拿到手。和高级定制待遇
一样了，我笑说。头发盘成利
索的髻，胸前别一对白兰花，容
貌温婉的师傅笑着顺着我的话
说：“衣服做出来，顾客不满意，
我自己也会很难过。繁琐点，
大家都满意，都开心，多好。”我
先是应了一声，继而，心头蓦然
一热。见她教两个徒弟如何把
盘扣的疙瘩头盘得紧实和溜
圆：“盘好了掉在铜盘里，叮地
有余响，好像一只小软槌，打在
铜锣上。”中药房里的秤盘，来
“秤”手工活做得够不够精。马
虎潦草的人不会这么做，得过
且过的人也不会这么做，只有
活得深情的人，才会这样不厌
其烦地臻于至善至美。
慢慢生成的美好，我们要

用心去爱。

王征宇

于无色处见繁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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